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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 “当——”不知是谁敲响了书院内的古钟，那声音
在浸湿的空气里深沉回荡，泛起了层层涟漪，一圈圈
荡涤在我的心间。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名名
为为““富洲酒店富洲酒店””的公交车站更名的公交车站更名
为为““烟洲牌坊烟洲牌坊””了了，，不知多少人为不知多少人为
此坐错过站此坐错过站，，也不知多少人曾对也不知多少人曾对
这个名称的更改感到疑惑这个名称的更改感到疑惑。。

作为外来落户的新中山人作为外来落户的新中山人，，
偶有闲情走过岐江岸堤偶有闲情走过岐江岸堤，，远眺潺远眺潺
潺流转的岐江水潺流转的岐江水，，也难免触景生也难免触景生
情情，，聊发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聊发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
的骚情的骚情。。可经验告诉我们可经验告诉我们，，那些那些
惊心动魄的词句惊心动魄的词句，，往往是诗人写往往是诗人写
来骗人的来骗人的。。

在这个经济爆炸的时代在这个经济爆炸的时代，，在在
这个日新月异的小城这个日新月异的小城，，拥着情怀拥着情怀
将无法抵抗逐年高企的物价房将无法抵抗逐年高企的物价房
价价，，每日浮沉在日渐汹涌的人潮每日浮沉在日渐汹涌的人潮
车海车海，，看一幢幢万丈高楼平地看一幢幢万丈高楼平地
起起，，览一点点万千霓虹连成片览一点点万千霓虹连成片，，
我们不经意间开始与时间赛跑我们不经意间开始与时间赛跑，，
漫长的跑道望不到尽头漫长的跑道望不到尽头。。一个站一个站
点更换站牌点更换站牌，，也许对于大多数人也许对于大多数人
来说来说，，只是匆匆闪过的一道浮光只是匆匆闪过的一道浮光
掠影掠影，，却不想却不想““烟洲烟洲””及它身后的及它身后的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有些人用了一辈子来有些人用了一辈子来
坚守坚守。。

我是读了我是读了《《HelloHello，，西区西区》》一一
书才知道书才知道““烟雨长洲烟雨长洲””的由来的由来，，颇颇
有有““多少楼台烟雨中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情画的诗情画
意意，，思及此又觉思及此又觉““烟洲烟洲””一词缠绵一词缠绵
缱绻了几分缱绻了几分。。而如今没有了山川而如今没有了山川
云雾云雾，，在钢筋森林里我们再也找在钢筋森林里我们再也找
寻不到那片氤氲迷蒙寻不到那片氤氲迷蒙，，淅淅沥沥淅淅沥沥
的雨滴也不再是渲染画布的色的雨滴也不再是渲染画布的色
料料。。

当大巴当大巴车穿过迂回的小径，
停到一个狭窄的巷口，我们沿着
低矮斑驳的围墙走在雨中，五颜
六色撑开的雨伞像是飘动的彩
带，灵动地穿街走巷，止步在一
幢传统老式建筑前。在房檐下收
起雨伞，拍掉身上的雨水，不经
意回头一看，刻着“烟洲书院”四
个大字的牌匾赫然映入眼帘，用
繁体字书写的一笔一划勾勒出
复古印记。“烟雨长洲”——我在
心里再次默念，学生们的声音渐

去渐远，我仿佛听到了雨水顺着
古朴的房檐砖瓦落下的滴答声，
听到了庭院内苍劲的古树在细
风中的飒飒声。

“当——”不知是谁敲响了
书院内的古钟，那声音在浸湿的
空气里深沉回荡，泛起了层层涟
漪，一圈圈荡涤在我的心间。风
声雨声钟声萦绕在耳畔，此时此
刻，那些声响仿佛来自许多年前
初夏的一场雨后，那时的砖瓦该
是比现在新一点，古树该是比现
在绿一点，清风该是比现在柔一
点，身着长衫的教书先生跨过高
高的过膝门栏，敲响古钟，一声
又一声伴随着一代代学子直至
今时今日。

“小记者们有没有在书中找
到‘文叔’的画像？我们马上就能
见到他了！”领队的大喇叭拉回
了我的思绪，下一站我们要去黄
氏大宗祠。

到了祠堂肃穆气派的大门

前，我们见到了传说中的守祠人
文叔。他是一位声音洪亮神采奕
奕的中年人，用不太标准却异常
流利的普通话口若悬河地给我
们讲解着关于宗祠的一切。一位
同事凑到我的耳边道：“文叔很
厉害的！”我没想太多地点了点
头，只因他完全不是我预想的老
态龙钟的老旧形象，更像是熟谙
景点的资深导游：他走到哪儿，
学生们都一窝蜂地簇拥到哪儿。

“真要他说啊，他可是能这样说
上一整天！”同事又过来补上一
句。我不禁失笑，原来这是他口
中的“厉害”。此时人群中传来一
阵欢呼，凑近一瞧，原来文叔高
举醉龙给大家来了段即兴表演。
他身随龙舞，融合为一，既有腾
云驾雾之姿，又有醉卧沙场之
态，一段舞结束，他轻拭额际的
汗水，再次高举醉龙介绍说它曾
到过很多国家参加表演。他激昂
的语调里，飞扬的神采中，满是

自豪和骄傲。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黄氏

宗祠，至今已过数百年，白衣苍
狗桑田沧海，时代变了世界变了
周遭的一切全变了，可是黄氏一
代代传人的执着和信念却从未
改变。他们坚守着这片故里，守
护着这座府邸，传承着这段历
史，是他们让我们相信在烟雨濛
濛的长洲，醉卧着一条长龙；是
他们让这条长龙真正有日冲上
云霄飞向世界。

返程路上，我透过车窗往回
望，只见鳞次栉比的高楼，再没
看到方才驶入的巷口。历史就像
重新关上了门，隔断了喧嚣，重
重的宅门后，雨儿仍在敲打，古
钟仍在回响，醉龙仍在酣睡，所
有故事在往日烟雨里仍在继续
着……

烟雨濛濛 走读长洲
□莫衡

记忆

小时候便随家人从村子里
搬到了镇上，从此，镇上的茶楼
开始进入我的记忆，成为生活里
重要的一块。茶楼对于我爸，就
好像菜市场对于我妈，都是天天
去的地方。而我，许多的假期时
光，都是在茶楼里泡着的。就这
样，间歇地，我也算是泡了二十
年，从小镇只有一家茶楼，到现
在各式茶楼做得风生水起，悠悠
岁月在一杯杯茶的氤氲中溜走。

小时候的茶楼，是爸爸工作
的地方。常常骄傲地跟别人说自
己的爸爸是一名厨师，厨艺高
超，而当爸爸在场的时候，他却
会说，“哪有哪有，只是在茶楼打
打下手”。可是我明明在妈妈翻
找旧物的时候看到过爸爸的厨
师证呢，从农村小子到小镇小
伙，爸爸的第一份职业就是厨师
吧，这厨师，便是在茶楼开始的。

小时候对茶楼的记忆并不

浪漫，也不奢华，更多的是看到
爸爸在厨房出出入入。一袋袋
蒜头、一箱箱面粉、还有刚刚
交接过来的笼子里的海鲜，像
是要把菜市场搬来酒楼的后门
一样。前门，各式点心摆在推
车上，细白的水汽将点心的清
香推得更远，人们拿着点心卡
细细挑选；后门，各种食材以
最原始的状态大摇大摆地进入
厨房，等待着变成桌上的佳
肴。茶楼的神奇之处在于，进
去之前和出来之后，截然不
同，不管是食物还是人。在茶
楼工作的几年，我爸从只会煮
一些家常便饭，到考取厨师
证，能够烹饪龙虾鲍鱼等食材，
就这样，岁月好似生猛的海鲜，
在酒楼的厨房里鲜蒸，然后又被
端走。

读书的时候最期待放假，
那时候，茶楼就是美食的代名

词。特别是在中学的时候，在
学校住宿，饭堂的饭菜虽说并
不难吃，但也很快就厌倦了，
到了周末，便能跟家人一起，
在茶楼“指点江山”，凤爪、肠
粉、虾饺、鱼丸、叉烧包……如
果茶楼有地图，那肯定是要用
这些诱人的名字作为地标的，
如果小镇上的街道名称都用
这些来命名的话，大概是不会
再有人自称“路痴”了吧。一辆
辆点心车从身边经过，服务员
的叫卖声温柔细长，“肠粉肠
粉，斋肠肉肠，有需要的吗？”
又或者是“蛋挞餐包桂花糕，
还 有 刚 刚 出 炉 的 菠 萝
包……”这色香味俱全的“歌
曲”，能不让人朝思暮想吗？每
当看到新出的点心，我都会端
一份来尝尝，有时候会失落，
更多的时候会惊叹，这么有创
意的点心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啊。
这几年，茶楼多了，点心车

却少了，店家多是提供点心卡下
单。制作精美的点心卡上，对每
一款点心都只有几个汉字的描
述，虽然文字是经过斟酌的，还
会有一些点心的配图，但跟点心
车比起来，还是太单一了。

一开始，我是被茶楼的各式
美食吸引了，现在，更爱看茶楼
里来来往往的人们，不见厨房的
烟火，也不见了点心车，但是人
气却没有减少，茶楼的大厅便是
一个小江湖。

在小镇住了二十年，逐渐摸
清楚了小镇的脾气，去茶楼“霸
位”就是一个技术活。平日里倒
可以优哉游哉，就好像我奶奶，
每天早上在家吃了些早餐就去
茶楼找她的朋友们聊天，因为不
饿，就不用着急落座拿点心，路
上遇到朋友也能聊几句再去找

位置。平日的茶楼并不拥挤，多
是老人家们三三两两细碎地拉
着家常。要是到了假期，就得发
动家里的小年轻提前去拿号等
位置了。除非是早上七八点就
到，不然假期的酒楼都会以“请
排队”欢迎你。

端午假期，我也加入了这个
排队大军，在茶楼大厅的门边，坐
在椅子上看来来往往的人，有成群
结队的年轻人，鸭嘴帽和破洞牛仔
裤张扬着青春的活力；也有相互搀
扶的老人家，拄着拐杖有说有笑地
话当年；更多的是一家大小齐上
阵，小朋友们围着桌子团团转，偶
尔还去桌子上抓一个温热的包子。

时间缓慢地走过，好不容易
轮到我们入座了，沏一壶红茶，
滚烫的开水泡出浓郁的茶香，小
斟一杯，在茶楼的熙熙攘攘中，
奶奶开始讲述过去的那些故事
……

在小镇住了二十年，逐渐摸清楚了小镇的脾气，去
茶楼“霸位”就是一个技术活。

藏在茶楼里的岁月
□周静雅

不知怎的，我如今时常想起
那段快板书。不知是因为自己儿
时曾演唱过并且因它出了点小
名，还是那段快板书的含义博大
精深令人难忘，抑或是童年的事
物与如今的事物必然有某种联
系等原因，那段快板书总是时常
在我心头萦回。

那是五十年代末期，我的故
乡仍然贫穷，贫穷得连打一次
牙祭也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
时我在念小学，小小年纪，乳臭
未干，却好出风头，爱演节目，
偏偏也有节目可演。某日，就如
现今的演员一样，一个“本子”
到手了。什么本子呢？一段快板

书。喜得不得了，把作业丢在一
边，马上就进入角色。快板系自
己制的，两块竹板棉绳连着，敲
起来“梆打梆、梆打梆”地直响，
声音清脆而利落，节奏也明快。
在昏黄油灯的光照中，一袋烟
工夫便读熟了快板词，干脆到
皎洁月下的柳荫丛中操练起
来。半夜工夫，炉火纯青，动作
熟练，词儿背得滚瓜烂熟。以至
事隔三十多年，还记忆犹新。那
段快板书的题目是《听我说个
好吃婆》,全文倒有趣，不妨写下
来，就算又献演了一遍：“听我
唱，听我说，听我说个好吃婆。
好吃婆，诡计多，睡到半夜对她

丈夫说，说她肚子里有了‘货’，
心里想点肉汤喝。她丈夫听了
喜不过，跑到街上把肉剁，一下
子剁了八斤多，回家又把老母
鸡杀一个。熬了满满一炉锅。好
吃婆，吃得多，吃得只剰一点骨
头末。嘴里忽然喊‘哎哟’，躺在
床上把稀屙，把个床上拉成河，
床下脏得下不了脚……她丈夫
见了气不过，连忙给她几拳头：

‘我要打死你这个好吃婆……’”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我边“梆打
梆”地敲，边口中念念有词地唱，
博得乡里乡亲及小把戏们的阵
阵笑声和啧啧夸奖。当然也有新
媳妇红着脸低着头悄悄从我身

边走过，好像对我的表演有敬而
远之……

那时，我只知表演好玩，那
段快板书的含义是什么不太明
晰，好像是讲要节约。后来长大
成人，我对那段快板书又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似乎也有要人
实事求是的意思。当然，也反对
了说谎：要喝鸡汤就明说，何必
撒个弥天大谎？可如今，我的认
识似乎更进了一层。那个“好吃
婆”因为生活太差而找个借口、
撒个谎，哄她丈夫打一次牙祭，
实在是没有必要对她大加挞
伐。因为她在丈夫面前撒谎有
了“货”，也许是撒撒娇，逗逗丈

夫，为爱情加一点“润滑剂”,目
的是想改善一下生活。只是一
次吃得太多，有点浪费而已。但
一次吃得过多，也正是说明了
很久未吃，急需补充吧！而丈夫
出手打她也许不是因为破了
费、脏了床上床下，而是怨她报
了个假信息，空喜一场，说不定
他正想抱个胖娃娃，过过当父
亲的瘾哩。“好吃婆”撒谎骗吃
做法欠妥，而她毕竟是在找借
口掏自己丈夫的腰包，其实也是
在花自己的银两，比起如今某些
浪费，她真是小巫见大巫。

我时常想起那段快板书，不
知为什么?

当时我在念小学，小小年纪，乳臭未干，却好出风头，爱演节
目，偏偏也有节目可演。某日，就如现今的演员一样，一个“本子”
到手了。什么本子呢？一段快板书。

想起那段快板书
□李代高

人生这场考试
90分我便满足

□林丹彤

上周末，小学同学聚会。此时，我回看
照片，大家笑靥如孩子般天真无邪。老同
学都说起童年往事，免不了夸我学霸之类
的溢美之词。诚，我在小学阶段门门功课
100分是家常便饭。因为低年级的题目不
仅简单，而且主要是客观题。但是到了高
年级，主观题出现了，满分就变得不是那
么容易了。比如 20分的作文或者论述题，
老师通常最多给个19分，要拿下这最后一
分除非你文章写到极致，或者遇上个口味
与你一致的老师，否则绝大多数是不会给
满分的。

在我年少时，对满分或者完美有非常
执着的追求，一旦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会有
强烈的挫败感，一副“我认了第二没有人
敢认第一”的心态。可是天外有天，人外有
人，我非天才，又没有显赫家世可以依仗，
争强好胜虽然使人进步，可是也必遭打
击。

当我逐渐意识到小聪明并不能长期
取胜，方开始相信天道酬勤。既然无法“拼
爹”，要成功唯有“拼命”，可是命只有一
条，也不能太拼，我彻底明白这一点是在
我得知自己终于跨专业评上副教授的时
候。

那天，我正在医院做检查，被吓得不
轻，幸亏后来有惊无险。从那时起，我告诉
自己，人生这场考试，得90分便应该满足。

聚会时，见到一位二十年没见的男同
学。我认出了他，可是他没认出我。他冲口
而出：“你以前长得好看。”言下之意，我现
在不如以前好看了，而且变化很大才使他
认不出来。

我笑着骂他：“别人都说假话，就你讲
真话，咋那么讨厌？！”换作十年前，如果有
人这么说我，估计自己会笑不出来。

记得小时候问妈妈，给我容貌打多少
分，妈妈说85分，我很不高兴，说：“同学们
都夸我好看，你怎么那么苛刻？”妈妈一向
对我挑剔，我那时候是那么认为的。她笑
笑说：“不要太好看，中上最好。”其实，我
一直不认同她这个观点，觉得她胆小。

现在回想起来，在属于她的那个年
代，人们不敢追求美和个性，她应该认为
85分是最恰到好处吧。

中国自古有“红颜薄命”、“红颜祸水”
的说法，如此说来，还得感谢上天没有给
我倾城之美貌，只给了我“明明可以靠颜
值，却偏偏要靠实力”的心气。

幼时居住在农村，羡慕城里的孩子可
以去少年宫，可以逛动物园，可以玩滑梯。
所幸爸爸也通音律，曾是个文艺中年，所
以到了暑假也教我吹箫、吹口琴，也临摹
习字。虽然学艺不精，但也培养了我一定
的文艺细胞。农村虽然没有动物园，看不
到狮子、猴子，但城里的孩子一定没有体
验过养小鸡、捡鸡蛋的乐趣；农村虽然没
有滑梯，但是城里也没有开满野花的乡村
小路，更别说那大片大片的田野，浅浅的
溪流。我虽然是“商品粮”出身，但是，放风
筝、抓小鱼，这些农村孩子常玩的游戏，也
跟随小伙伴玩过，而且因为玩的少，那种
欢乐的印象极之深刻，这么多年过去了仍
然记得。想来这样的童年生活，应该有 90
分吧。

漫漫人生路，会遇到无数人和事，都
是主观题，如果要求面面俱到，必定求之
不得，辗转反侧；假如能做到每一个阶段
都有人对你评价极高，那便算是圆满。想
想自己，每个阶段的同学、同事、朋友甚至
学生，都有意气相投的人，互相珍惜，相互
扶持，何其有幸！想到此，写到此，觉得可
以安然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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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年少时，对满分或者完美有非
常执着的追求，一旦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一副“我认了第二没
有人敢认第一”的心态。可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我非天才，又没有显赫家世可
以依仗，争强好胜虽然使人进步，可是也
必遭打击。


